
放假

咱们现代人过重阳节是不放假
的——今年重阳节能休一天，是因为
碰巧赶上了双休。可是在宋朝，重阳
节却是法定假期，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的法定假期。

北宋初年，宋太祖颁布诏令：“除
旧制给假外，每月旬假、上巳、社日、
重午、重阳，并休务一日。”（《文献统
考》卷 107）当时重阳节只放一天假。

宋神宗即位后，放假时间有所延
长：“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节
同，天庆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
元节、降圣节、腊日各三日，立春、人
日、中和节、春分、社日、清明、上巳、
天祺节、立夏、端午、初伏、中伏、立
秋、七夕、末伏、重阳、立冬各二日，上
中下旬又各一日。”（《香祖笔记》卷 5）
将重阳节的假期延长到了两天。

乡村小学的放假时间就更长了，
据南宋方觉琏《乡塾纪》记载：“中伏、
中 秋 、重 九 及 春 秋 二 社 ，各 给 假 四
日。”过一个重阳节竟然能放 4天假。

假期那么长，小学生百无聊赖，
自然就要做出一些比较好玩的举动
来。据北宋吕元明《岁时杂记》讲述，
宋朝小学生为讨吉利，节假期间爱用
红 色 丝 线 系 一 枚 大 蒜 ，往 脖 子 里 一
挂，然后再出门，这样做的寓意是“会
计算（系蒜）”。另外还用一根竹竿绑
一棵大葱，从窗户里面往外捅，将刚
刚糊上的窗户纸捅破，寓意是“开聪
明（葱明）”。

登高

重 阳 节 登 高 ，是 古 来 就 有 的 习
俗，不独宋朝为然。

以大唐长安为例，每年重阳节，

必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头插茱萸，爬到
乐游原上登高望远。乐游原是长安
城外的一片高地，位于大雁塔东北，
爬上去一瞧，半个长安都在脚下。

可是宋朝人重阳登高就没这么
便利了。南宋首都是杭州，杭州市民
还有凤凰山可登；北宋首都是开封，
开 封 位 于 黄 河 冲 积 扇 平 原 ，一 马 平
川，到了重阳节，只好爬到城楼上登
高了。当然，开封人多（宋徽宗即位
时达到一千多万人），城楼上站不下，
即使站 得 下 也 不 让 随 便 登 ，于 是 士
大 夫 们 过 重 阳 时 竞 相 去 豪 富 之 家
做 客 —— 豪 富 之 家 多 建 高 楼 ，喝完
大 酒 去 楼 上 玩 耍 ，登 高 问 题 迎 刃 而
解。如苏东坡在开封当京官时，年年
重阳都去驸马王诜家聚会，因为王诜
在城郊建了别墅，不仅广种菊花，还
有 高 台 重 楼 ，适 合 饮 酒 赏 菊 ，登 高
望远。

重阳为什么要登高呢？宋朝博
物学家方勺给出过解释：“九九极阳，
阳极转阴，登高为调阴转阳也。”九是
阳数，九月九是阳上加阳，阳到极点
又成了阴，为了让阴阳调和，百病不
生，到了这天就要爬到高处。为什么
爬到高处就能阴阳调和呢？方勺没
说，估计他认为高处离太阳近一些，
能多吸收点儿阳气吧？

戴花

王维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
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重阳登高，遍插茱
萸，那茱萸其实不是像插秧似地插在
地上，而是像插簪子似地插在头上。

按唐宋风俗，无论男女，头上均
可插花。如邵雍《插花吟》：“头上花
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经两
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一帮男

人喝大酒，每人头上都戴着一枝花，
花朵的倒影能映入酒杯。再如苏东
坡《李钤辖座上分题戴花》：“二八佳
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
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东坡诗
中“头上花枝”说的可不是歌伎的头，
而是他老人家自己的头。

男人戴花，可不是为了臭美，而
是为了讨吉利。两宋三百年，除了被
金兵撵得四处逃窜的两宋之交，其余
各年节庆，朝廷均赐花给大臣佩戴，
如立春之日分赐“金银幡胜”，重阳之
日分赐“缯綵茱菊”。所谓金银幡胜，
指的是用金丝和银丝打造的飞蛾、蝴
蝶、雄鸡、鸟雀之类装饰品，春节和立
春的时候插在头上；所谓缯綵茱菊，
指的是用上好丝绸捆扎的假茱萸和
假菊花，每年九月初八分赐文武百官
每人两朵，到九月初九放假那天戴到
头上。

老百姓没有这项福利，重阳节如
果想戴丝绸做的假茱萸和假菊花，只
有自己掏钱购买。但是丝绸做的假
花比真花还要贵，所以绝大多数人都
是采摘真花来戴。南宋大哲学家朱
熹词曰：“尚有紫茱黄菊，堪插满头
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宋 朝 的 男 人 戴 花 ，女 人 却 不
戴 —— 宋 朝 女 性 只 是 将 茱 萸 的 果
实 摘下几枚放入一个小布包里，再
把 这 个 小 布 包 佩 戴 在 身 上 ，时 称

“茱萸囊”。
茱萸一般是 3 月开花，7 月结果，

到了重阳期间，果实已经完全成熟，
有的鲜红色，有的紫红色，一串串挂
在枝头，珠圆玉 润 ，煞 是 好 看 ，剪 下
一 枝 ，插 于 发 鬓 ，跟 菊 花 相 映 成
趣 。 咱 们 现 代 人 要 是 赶 在 九 月 初
九 穿 越 到 宋 朝 ，眼 见 满 街 男 人 纷 纷
插 戴 红 色 的 茱 萸 和 金 色 的 菊 花 ，肯

定会感觉怪异，但是看久了应该就习
惯了。

吃糕

重阳节自然是要吃重阳糕的。
宋朝的重阳糕分为很多种：最简

单的叫“面糕”，用面粉拌糖，烫面蒸
熟，切成菱形大块，最后用胭脂点色；
稍复杂一些的叫“黄米糕”，一半面
粉，一半糜子，加糖，加豆沙，分层铺
放在模子里，洒上水，洒上油，上笼蒸
熟，最后用柏枝装饰；还有一种“枣栗
糕”，用米粉、面粉、枣泥、栗黄（板栗
煮熟，去壳、去膜、捣泥）混合，作为糕
馅儿，底层用米糕垫底，顶层用石榴
装饰，蒸熟之后，片成薄片，再拼出花
式图案；又有一种“饵食追 糕”，做法不
详，但主料是黑黍米、枣泥和豆沙。

现代江浙人过重阳，喜欢在重阳
糕上插小旗，这其实也是宋朝遗风。

《东京梦华录》载：“都人重九前一二
日各以粉面蒸糕，更相遗送，上插剪
彩小旗。”可见宋朝市民也有用小旗
来 装 饰 重 阳 糕 以 增 添 喜 庆 色 彩 的
喜好。

但宋朝人不仅仅在重阳糕上插
小旗，还喜欢在大号重阳糕之上叠置
一些造型奇特的小重阳糕，例如捏成
小鹿形状的糕点和捏成大象造型的
糕点，前者叫“食鹿糕”，寓意来年“食
禄”，也就是可以做官的意思；后者叫

“万象糕”，寓意“万象高”，意思是万
事如意，运程一年比一年高。

另 据 南 宋 金 盈 之《新 编 醉 翁 谈
录》记载，九月初九天刚刚亮的时候，
大人早早地蒸好重阳糕，先切一片放
凉，等到孩子起床，将这片重阳糕和
一枚柿子贴到孩子头上，让孩子掰着
吃，寓意为“百事高（掰柿糕）”。

穿越宋朝过个重阳节
◆李开周

史林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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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个陶罐，是当年表姐送
给我母亲的。表姐所在的村子有座
古 老 的 窑 ，所 产 的 陶 器 遐 迩 闻 名 。
上世纪七十年代，土陶在农家的器
皿当中仍占主导地位。乡亲们所用
的泥瓮泥缸泥盆泥盘泥罐泥碗泥酒
瓶等，都是从表姐村里买来的。在
村妇眼中，咸菜坛子是家中不可缺
少的，要用它腌制咸菜，丰富碟盘，
点缀一日三餐，可以想象出，母亲从
表姐手里接过这个坛子时，心情何
等愉悦，脸上定然笑容灿烂。

这个咸菜坛子口阔腹深，近乎
圆柱体，由黑胶泥与沙子掺合制成，
质地特好，轻轻一敲，声儿清脆；内
壁光滑，外表粗糙，色泽青褐，朴实
无华，就如胼手胝足、风鬟雨鬓的母
亲。陶罐承载着古老的文明，承载
着饮食文化，虽然我说不出博物馆
那些出土的土陶盛过什么，但是我
却深知，这个咸菜坛子承载着伟大
的 母 爱 ，承 载 着 我 家 那 段 艰 辛 的
岁月。

母亲记忆力特好，能讲好多民
间故事。夏天的夜晚，老街旧邻时
常凑在我家门口，一边轻摇蒲扇纳
凉，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说隋
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沿途调动了几
十万民工，监工的姓麻，满脸胡须，
心狠手毒，杀人如麻，人们说他跟狼
一样，打那以后，就把狼叫成了“麻
胡 ”。 民 工 们 能 吃 上 饭 ，却 吃 不 上
菜，有人就到附近菜园里偷几个瓜
莥，或是用西瓜皮撒上点盐，就当咸
菜吃，因为是用瓜做的咸菜，所以就
管它叫“瓜渍”。这个法儿很快传扬
开，人们就开始学着腌制，即便后来

普 遍 腌 萝 贝 ，也 把 咸 萝 贝 叫 成“ 瓜
渍”，不知怎的，现在叫成了“瓜齑”。

母亲治家有方，总会变废为宝，
每到老秋，赶在下霜之前，将新鲜葱
叶、嫩辣椒叶、小辣椒、黄瓜莥儿、小
茄子一一采摘，将它们洗净拌匀，摁在
坛子里，浇上化好的盐水，然后将坛子
口封好，待上十天或半个月，就可食用
了。数九隆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周
天彻寒，我家的碟子里却聚绿凝翠，
楚楚动人。区区一个咸菜坛子，竟
能延续季节，美化生活。那时没有
冷库，每年春天，鱼贩子将鲐鱼从烟
台运到我的故乡，因路途较远，鲐鱼
就红眼了，俗称“隔流”了，当地有人
吃了这种鱼丢了性命，鉴于这个缘
故，鲐鱼自然就降价了。母亲贪图
便宜，就多买一些，逐条刳开洗好，
切成几轱辘，然后入坛腌制。坛子
口封得严丝合缝。专等发酵好了，
熥菜时箝上一轱辘，熥好后将其与
菜拌匀，吃起来好香，可下饭哩。

腌制的鲐鱼吃完了，那坛子里
的盐水也舍不得扔掉，母亲自会派
上用场，将地瓜削去皮儿，切成小四
方 块 儿 ，装 在 坛 子 里 ，过 上 一 段 时
间，取出一些熥着吃，口味独特，甚
是可口，令人食欲大增。有时母亲
用这个坛子腌鸭蛋，用以招待来客、
驻点干部和轮饭吃的教师，我们兄
弟姐妹轻易吃不着，只有过端午时，
每人才能分两个。

我和母亲分居后，母亲把这个
坛子给了我，对我爱人嘱咐再三：这
个坛子可好用哩，无论腌制什么东
西从不变味儿。居家过日子离不开
咸菜，你一定把它好好保存。那年

春节，爱人做了一包豆腐，除了留下
现 吃 的 以 外 ，其 余 全 腌 制 在 坛 子
里。未出正月，我和生产队的青年
们用小推车往地里推粪，往往一推
就是一个月。故乡山地多，抬脚就
上塂，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歇憩
时，就觉得饥肠辘辘的，就回家捞起
一块玉米饼子或地瓜，从坛子里捞
出一块咸豆腐，吃得有滋有味。人
似铁，饭似钢，吃罢之后，体力又得
以 恢 复 。 那 年 春 天 我 吃 了 不 少 咸
豆腐。

后来，我举家迁到栖霞县城，谨
遵 母 亲 叮 嘱 ，特 地 带 上 这 个 坛 子 。
爱人曾用它腌过苤蓝，还用礤床儿
将青菜疙瘩打成丝儿，装在坛子里
腌制。如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爱
人专门用它腌鸭蛋，吃咸鸭蛋成了
家常便饭，这在我的少年时代做梦
也不敢想。

每当我看到这个坛子时，就会
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倘若母亲能
活到现在该有多好。

作者简介：
林红宾，中国作协会员，著有

《最后一只山鹰》《鬼谷》《童俑》《山
神》《雪落无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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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石雨花，寻诗扫叶。”走在北京的秋天里，满
目的黄叶随风舞动。这秋天的意境，秋天的味道，只
有在北京才感受得彻底。北京的秋季虽短暂，但那
万千秋色在鲁迅、老舍、张爱玲、莫言等文学大师的
笔下，依旧那么经典，鲜活在我们的内心。

秋天的月，无论是瘦弱的，还是丰满的，总是最
明亮的……俯瞰北京古城的色彩。紫禁城的红墙、
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
雕栏……这些色彩总是异常分明。

——鲁迅《北京的秋天》

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
微的药香……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
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

——杨朔《香山红叶》

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
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
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
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袈裟鲜艳的老僧，垂头合
目，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的
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

——张爱玲《秋天的雨》

秋天，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
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
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
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

——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
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
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
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北平特产的小白梨与大
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
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
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

——老舍《住的梦》

江南秋色，最早是从现代著名作家郁
达夫先生《故都的秋》里认识的。“江南，秋
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
润，天的颜色显得淡……秋的味，秋的色，
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
不到十足。”读中学时，读到这段文字，我真
以为江南的秋是索然无味的，至少秋色很
寡淡。

直到那年重阳时节，到了苏州，小住数
日后，才慢慢体味到，郁老先生关于江南

“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的说法，
还是值得商榷的。金秋里，阳澄湖大闸蟹、
藏书羊肉、满城飘香的丹桂……味觉和嗅
觉上的秋味且不谈，仅视觉上的秋色冲击
就足以美不胜收了。

“ 秋 到 江 南 何 处 去 ，天 平 观 枫 最 佳
游”。天平山是全国四大赏枫胜地之一，与
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湖南长沙岳麓山齐
名。到天平山登高赏枫，是苏州人延续已
久的传统节事活动。那天恰逢重阳节，蜿
蜒的山路上人头攒动，而路两侧，红霞缭
绕、丹枫烂漫，正如晚清苏州诗人袁景澜所
描写的那样，“丹枫烂漫景装成，要与春花
斗眼明。虎阜横塘景萧瑟，游人多半在天
平”。

我一口气爬上山顶，迎着飒飒秋风眺
望，枫林喷吐着红艳而热烈的情愫，用生命
的激情点燃了每一枚叶片，它们相拥相扶，
如火似焰，连片成云、相接成缎。枫林翻滚
着红云粉霞的波涛，幻化成金屑紫玉般的
舞蝶，堆叠出梅红色的毛毯，浸溢着、奔涌
着、喷张着生命中最绚烂的色彩。倘佯在
如血色的海洋里，能明显感受到枫林荡漾
出来的最纯净、最动人的活力。天平山上
的枫树，亘古至今，年复一年，用流淌不尽
的浓浓血浆，书写着对大地母亲的忠诚，红
叶一片一片魂归泥土，那是风雨历练之后，
尽毕生辉煌报答大地母亲的拳拳赤心；枫
林喷薄成秋的烈焰，是送别万物冬眠前一
杯浓烈的佳酿。

在民间，重阳节登高有祈福纳祥的寓
意，而此情此景，我真切地体味到，天平山
登高赏枫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不仅涤
荡着纷扰而蒙尘的心境，而且还拓展着心

魂的宽度和广度，不知不觉中，我已融化在
这幅纯粹而生动的油画里，竟忘记了下山
的路。

说到苏州秋天的红色，太湖腹地东山
镇上，漫山遍野的桔树林也独成一景，红遍
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桔子红了》外景拍摄就
选择在这里。东山桔汁多味美，甘而微酸，
香润袭魂，品种以早红桔和料红桔居多，统
称洞庭红。步入村庄里的平常人家，房屋
前后，门里门外，尽是硕果累累的桔树。不
经意，推开一扇虚掩的花格木窗，映入眼帘
的是一窗密密麻麻的洞庭红，如灯笼一般
暖意融融、喜气洋洋，恣意绽放着丰收与吉
祥，叫人心情喜悦而又舒畅。

苏州秋色除了红，还有一种鲜亮而祥
和的颜色——黄。道前街是我颇为喜欢
的，街道与涓涓小河并行，道路两侧，残存
的宋代古城墙、肃穆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
青砖黛瓦的江南老 民 居 等 古 遗 散 落 。 时
至 深 秋 ，沿 街 银 杏 树 就 像 约 好 了 似 的 ，
在 某 个 夜 晚 ，会 和 着 同 一 节 拍 和 韵 律 ，
披 上 金 色 盛 装 ，称 之“满 街 尽 是 黄 金 甲 ”
实 不 为 过 。 秋 阳 高 照 ，整 齐 耸 立 的 银 杏
树 黄 得 出 奇、黄 得 纯 粹、黄 得 绚 丽 ，黄 得
气 势 逼 人 ，美 得 让 人 沉 醉 。 哪 怕 不 经 意
一 瞥 ，无 限 秋 意 尽 萦 怀 ，喧 嚣 浮 华 已 抛
之 九 霄 云 外 ，一种安静、一种恬然悄悄皈
依心底。银杏叶络绎凋落时沉静而平和，
仅一两天，甚至是一瞬间。纷落的叶片依
旧平展，没有死亡前不忍触目的痛苦的扭
曲，尽显深思熟虑后的达观与超脱。满地
银杏叶，又构成了一幅绝美的拼贴画，可爱
得叫人不忍踩踏，更不忍让清洁工扫去，否
则，便会觉得这条街，这座江南名城，少了
一份秀雅与诗意。

苏州的秋色是丰满而奢华的，多彩的
外衣后面粘附着历史与文化的体香、蕴含
着娴静而舒雅的气 质 。 它 如 一 杯 当 地 盛
产 的 腾 着 热 气 的 碧 螺 春 茶 ，是 需 要 用 舌
尖 细 细 品 味 的 。 又 似 一 曲 悠 然 飘 来 的
评 弹 名 曲 ，是 需 要 静 下 心 来 慢 慢 体 味
的。脚步尚未离开这座城市，秋天亦尚未
过去，而我，却已在暗暗思忖，哪年再来苏
州赏秋色？

秋到江南何处去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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